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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路途并不遥远，百公里开外的罗
浮山。
　　老同学黄打来电话说，我们和刘同
学三家人一起聚聚吧，有整整三年没有
在一起见面叙旧了。他不经意的一个电
话，便让广州深圳惠州三地不再有距离
感，让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有叙不尽
的家常，让时光倒流回那些年我们仨一
起在江苏读研究生的岁月……
　　短暂相会，又有一别。第二天上
午，我们三个老同学站在各自车子
前，彼此招呼着“你们先走”，结果
谁也没有先走。家人们赶忙打圆场，
建议大家一起走，上了高速路口各奔
西东，想聚随时再约起，时间与空间
在如今都不算什么事。
　　“君向潇湘我向秦，后会知何
处。”回到家想起分别时的种种不舍情
形，我有些忍俊不禁。我们三个老同学
是不是真的有些矫情？随行家人们打趣

的话不无道理。遥想古人送别：“劝君
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桃
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
中。”那是一份份老友之间道别的雅
致。古时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灵，一
去不知今夕是何年，那种难舍难分弥足
珍贵，情到浓时化不开。
　　北宋的苏东坡在黄州住了四年
多，一纸命令要去汝州，他也有太多
不舍得。
　　朋友们听说苏东坡要走，没有一个
来道喜，其主因是大家舍不得他被调
走。更有甚者，老朋友陈季常不辞而
别。马梦得非常不高兴，气鼓鼓地冲苏
东坡说：“看来这哥们是要去做隐士
吧。”苏东坡回答：“季常走了，自有
他的道理。”待苏东坡带着家眷走的那
天，刚到黄州长江边，忽见陈季常飞马
而至。原来，陈季常是回家请假，他要
送苏东坡到江西庐山。陈季常的老婆，

就是那个给苏东坡创造“河东吼狮”
这个成语的原型，听说丈夫是要送老
友苏东坡，不仅主动帮其收拾行李，
还试探性地问丈夫：“六十天够不
够？”陈季常喜出望外，连忙答道：
“足够了，足够了。”
　　六十天一个来回去送别老友，
从古到今估计也只有苏东坡有此
待遇。
　　其实，这一路旅程不仅有陈季
常，还有参寥子、徐大正等一起前
行。在江西九江歇脚的一个夜晚，苏
东坡一家子在院子里乘凉，小朋友们
尽情玩耍，陈季常练武还爬上了树，
此情此景，苏东坡吟诗：“殷勤昨夜
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到达庐
山之后，因为李白诗仙在此留下过千
古名诗《望庐山瀑布》，故苏东坡连
日游玩只偶尔说两三名句，不曾写下
一整首诗词。参寥子等一众陪同老友
很是着急，终因拗不过大家的盛情，

苏东坡在西林寺壁上一挥而就：“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很快，这首诗传遍五百里大庐山。关
于这些真实史料，在《苏轼年谱》中
都可以找到佐证。
　　这些年，我时常往返于机场、
高铁站、高速路口，无数回迎送他
人，也被他人无数次或迎或送。与
那种公事应酬不同的是，我还是喜
欢独自一个人自由地来、自由地
走，和相知至好的朋友道别，总会
有一种莫名的离愁油然而生，“希
望你过得比我好”是我心里送给朋
友们最真诚的祝福。
　　苏东坡在《八声甘州·寄参寥
子》中写道：“有情风、万里卷潮
来，无情送潮归。”这在我看来，这
人世间的潮来潮去、人聚人散总有定
数，有情和无情却深藏在我们每一个
人心里。

　　两人提着现金灰溜溜地走了。
　　 2015 年的春节前夕，春风十里，大地温暖如春。
腊月二十八日，林副局长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门，突
然被推开，只见一身着粉红色迷你裙的美女进入办公
室，裙子下摆刚到大腿根部，恰到好处，雪白细长的大
腿泛着粉光，细细的汗水轻轻地飘忽，一双红色的高跟
鞋更显水蛇细腰性感迷人。来人双眼含情脉脉，可人的
脸上浮现二朵红晕。只见她迅速把门关上，一屁股坐在
沙发上……
　　他突然一惊……
　　“林副局长，我的一切都是您的，您看着办吧。”
说着说着，就不停地抽泣，眼泪直流，泪美人更加
迷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美女，他迅速冷静下来，安慰
她：“有什么事，慢慢说。”边说边绕到门后，把门打
开，站在门边继续安慰她。
　　“马上过年了，我答应父母，新年正月初二怀透作
为上门女婿给父母拜年的，他现在关在看守所，我无法
向父母交代啊！”
　　“你想怎么办？”
　　“只要您能让他取保候审，您想做什么都行？”一
双杏眼直勾勾地盯着他……
　　原来她就是前不久来送钱行贿的郭怀透的第七任，
也是最小的情妇李美富，青春靓丽，楚楚动人。孤男寡
女独处一室，难说有柳下惠之嫌，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把
她赶走，不然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不能强制，只能
智取。于是，他说：“既然这样，我带你去找办案人员
如何？”
　　“好吧！一切听你的。”她背上挎包一跨出门槛，
他迅速把门关上，两人一前一后地向电梯口走去，刚到
四楼电梯口，电梯刚好开门。“阿丽，请你把这位美女
送出去。”阿丽心领神会。
　　……
　　钱路不通，色路被拒，郭怀透屡试不爽的钱色开道
之法宝行不通了，于是他声泪俱下地写了一封长长的诬
告陷害举报信，寄给湘南市委文书记。信中大肆诬蔑陷
害专案组人员接受贿赂，贪财好色，收钱贪色不办事，
不仅不关心关照他，反而刑讯逼供，对其拳脚相加，大
打出手……
　　文书记接到诬告陷害举报信后，象征性地签批：请
市委政法委阅处。
　　刚到市委政法委任副书记的陈怀阴接到文书记的批
示，如获至宝，心想这是向文书记展示才能、邀功请赏
的绝佳机会。善于阴谋诡计、小人出身的他，虚张声
势，组织二十五人的专门班子，并亲任专案组组长。
　　郭怀透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已经判决，案件进入
到终审阶段。陈怀阴武断地叫停审判工作，要求集中精
力配合他查专案组人员，查清事实再说。一边调取全部
案卷进行审查，鸡蛋里挑骨头，强行终止审判；一边对
郭怀透羁押的县看守所所长安生进行审查，对其人身攻
击，逼供、指供、问供无所不用。一番折腾下来，结果
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想要的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公安
机关办案是严格依法办事的，无论程序还是实体都无懈
可击，没有任何瑕疵，而且一审已经顺利宣判。
　　只有三脚猫功夫的他黔驴技穷。至此，陈怀阴骑虎
难下，浩浩荡荡，声势浩大的二十五人专案班子，大炮
打蚊子，越查越假，越查专案组越依法办案，就算鸡蛋
里挑骨头也找不到任何瑕疵，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是，他还不放过专案组。于是，审查看守所日
志，结果发现郭怀透有三次因违反监规被强制约束戴过
手铐和脚镣。陈副书记有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不是
违纪是什么？无限扩大，上纲上线。于是，撰写三千五
百字洋洋洒洒的调查报告，送到文书记办公室邀功请
赏，请文书记在报告上签字，好作为尚方宝剑再次打压
专案组人员，特别是安所长。林副局长据理力争，坚决
不同意，要处分就处分我，我是专案组长。就这样僵持
不下，林副局长直接向文书记汇报，陈述办案经过，每
一重大进展，都向他汇报了。
　　“原来这样啊！让你们受委屈了，你们是好样
的。”林副局长委屈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
　　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面对生死他都未曾流过
泪。与犯罪分子斗身苦，与腐败分子斗身苦心更苦。
　　“谢谢文书记的信任……”
　　陈怀阴的美梦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他想方设法对
专案组抓辫子、打棍子，处理专案组人员，捞取政治资
本。牵强附会，不处理人誓不罢休。而他就是靠金钱美
女，钱贿色贿，党同伐异当上副书记的。当他踌躇满
志、志在必得时，突然被市纪委监委带走了。
　　原来，省纪委收到了正在监狱服刑的田心县委原书
记公书记的举报信。当他得知陈怀阴任湘南市委政法委
副书记时，非常惊讶，这样的人居然占据如此重要位
置，不知道他会给党和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多少好人
会倒在他的手下。
　　陈怀阴是田心县委原书记公书记的老部下，是他一
步一步地把他提起来的。他任乡长，和书记内讧，正事
不足邪事有余，成天往县里跑，找门子拉关系。他信
奉：身体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于是，他向县委书
记送礼，先送购物卡，后来直至送钱送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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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山妖“魔”（十二）
□沈林松 刘学稼

不忍轻别是有情
□龙建雄

岁岁可期
□朝颜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去银行，准
备新年的压岁钱。包红包，须用崭新的
钞票，这是父亲建立的家庭传统。平日
用惯了电子支付，身边基本不带现金，
唯独过年马虎不得。因为，这一个个红
包，承载着亲人的满心期待。
　　冬日的气温很低，人潮却热闹而拥
挤，似乎一切秩序都因为年的到来发生
变化。排着队，恍然惊觉，我已从热切
盼望过年的孩子，成为年逾不惑、需要
承担家庭重任的人。从前过年，是心安
理得等待大人给予；如今过年，更多是
心甘情愿为老人孩子付出。
　　压岁钱，何尝不是催着人长大又老
去的证见呢？
　　许多的场景，会在这个时节不经意
复现脑海。那聚族而居的亲情，那贫穷
却满足的新年，那明亮又温暖的灯火，
仿佛还发生在昨天，并一直萦绕在生
命中。
　　老家麦菜岭是个不大的屋场，算
上分家单过的，也才二十来户人家。
屋舍连着屋舍，左右都是打断骨头连
着筋的亲人。于是每到除夕，每家每
户都要裁好红纸，准备好全村所有小
孩的压岁钱。再穷的人家，都不能失
了礼数。父亲总是早早地计算好村里
有多少未成年的孩子，去银行换出一
沓新崭崭的零钱。有时候，那零钱领
回来，竟是连号的，让我和哥哥直咋
舌。别人家都是发旧钞票，唯独父亲
准备了新钞票，孩子们便最喜欢我们
家封的红包，那挺括的质感，简直让

人不舍得花出去。
　　孩子们还喜欢香生爷爷发的压岁
钱。大家还在发一分两分的时候，香
生爷爷就开始发五分了。他是村里唯
一的生意人，经营着油漆筷子的生
计，颇能挣些小钱。长年累月，他的
房间门口都摆着一个大笸篮，里面是
成百上千双筷子。孩子们喜欢去围
观，鲜红的油漆，散发出浓烈的气
味，一双双素色竹筷瞬间被裹上光滑
锃亮的红油漆，感觉特别新鲜。只是
后来，再没人用这种简易的油漆筷子
了，香生爷爷的生意便宣告结束。等
到大家时兴发一角两角时，香生爷爷
还是雷打不动的五分。其实，他的几
个儿子已成家立业，大可不必另发一
份压岁钱，但他照发不误。香生爷爷
平日里严厉，不大爱搭理小孩子，也
许，发压岁钱是他表达慈爱的独特方
式吧。
　　除夕夜，父亲往往要外出放电影。
吃完年夜饭，我和哥哥就跟着母亲提香
烛篮去开岁火，祖厅、老屋、猪栏……
凡是和我们家有关的屋宇，每扇门都要
插上香烛，点得亮堂堂的。开完岁火，
母亲去别人家发压岁钱，我和哥哥就迫
不及待地回家，坐在床上等人来给我们
发压岁钱。进门来的叔伯兄长，无一例
外脸上堆着笑意，红纸儿圈着零钞，一
边派红包，一边说着祝福的话：“过了
年发狠读书，考到大学来哟。”我与哥
哥一齐不迭声地应着，回祝他们身体健
康、新年发财。两下里吉祥话说了一箩

筐，派压岁钱的又走马灯似的去了
别家。
　　趁无人在，我和哥哥会猴急地拆
开红包看金额，评新旧。若遇上个外
出打工的大方叔伯，封得多一些，心
里就乐开了花。坐在床上无聊时，我
们就一张一张数钱，掰着手指头计算
着谁家发过了，谁家还没来。有人来
得晚，我们强忍着瞌睡等啊等，听见
门吱呀一声响，精神头儿就起来了，
预备着说好话，讨长辈的欢心。直等
到每家都发完，我们数了又数，叠得
整整齐齐，再拿红纸小心地裹住，压
在枕头底下，才安心入睡。
　　彼时家贫，一年到头，小孩子难
得有钱在手，那份满足感实在无以名
状。有了压岁钱，去铜锣湖商店，一
毛钱能买到十粒雪豆糖，取一粒含在
嘴里，甜丝丝的，口腔里充盈着薄荷
一般的清凉，想想就令人神往。逢到
赶集去圩上，五分钱能买到一个花花
绿绿的鸡公吹子，吹上一个正月，再
插在灶神台上，公鸡直立着，还是威
武的样子，多好。要是再买上几个颜
色艳丽的气球，看着它越吹越大，用
线扎了，和小伙伴拍着玩，那就更
妙了。
　　记得有一年正月，我拿压岁钱买
了几个气球，其中一个黄色的，怎么
也吹不开，父亲便接过来帮我吹。谁
知他一使劲，那气球还没变大就给吹
走了，“噗”的一声，远远地弹到地
上。我们家的老母鸡以为飞过来一只

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叼进嘴里
吞了，急得我直跺脚。父亲手笨，想
必他小时候压根就没玩过气球。
　　事实是，那些幻想不可能一一实
现。大年初一，我们的压岁钱会被母
亲收走，美其名曰代为保管。毕竟我
们的压岁钱是母亲发出去的红包换来
的，便很乖觉地配合。实在想买些吃
的玩的，再向母亲要一点，一两个小
小心愿，还是能得到满足，兀自欢天
喜地。后来懂点事了，我得出一些道
理：我家兄妹两人，村里多数家庭都
有四五个小孩，母亲发出的压岁钱要
比收回的多一两倍，是个不小的经济
负担。
　　十八年，我领着压岁钱一年年长
大，面额从分到角，再到元。最多时
领过百元大钞，那是在南昌工作的四
舅五舅派发的。他们回家乡过年，是
我最盼望的事。可惜没领几年，我毕
业参加工作，很自然地失去了收压岁
钱的权利。
　　时代推着人一程一程地往前赶。
如今，人们发压岁钱早已不屑于几元
几角几分那样的小面额，动辄几百上
千，多的发几千上万。厚厚一个红包
塞到孩子手里，大人也不收走，任孩
子随心所欲地花。
　　除夕之夜，轮到我给父母包压岁
钱了。每递出一次红包，我都在心里
祈祷他们健康平安。父母在，便永远
觉得自己头顶上还撑着一把大伞，永
远是岁岁可期的孩子。

年华
岁月

　　我们乡下把写春联称作写对纸。
春联家家户户都贴，特别是过年，没
有贴上那用红红的纸、黑黑的墨写成
的对纸，似乎就不热闹喜庆，也没有
了新年的味道。
　　记得小时候日子贫穷，文化人十
分稀缺，每年写对纸便成了村里人一
件着急上赶的事。
　　每到腊月二十开外，父亲就要忙
着到双代店买红纸和墨汁，然后三邀
四约地请来做老师的朱先生到家来写
对纸。父母亲见朱先生来了，连忙恭
敬地为他敬烟奉茶。接着父亲在一旁
牵纸，我趴在桌沿边睁大眼睛看着朱
先生动笔，却不敢出声。母亲说，写
对纸时，小孩子在旁边不能乱说话，
万一说出了不吉利的话，会影响一年
的运气。
　　后来哥哥读了高中，我也进入初
中学习。父亲说，家里有了读书人，
不用再请别人写对纸了。我的毛笔字
显得稚嫩，大哥的毛笔字比我写得大
气，父亲决定让大哥给家里写对纸。

　　想起大哥第一次写对纸，真不亚
于面临一场考试。
　　父亲曾做过几天耕读教师，虽说
识字不多，但往大哥身后一站不亚于
一位主考官，看得大哥紧张兮兮的，
拿笔的手哆嗦个不停，于是央求父亲
走开。
　　父亲一走开，我看到大哥拿了两
张报纸先试着写了一会儿字，然后才
在红纸上落笔。后来，运笔自然顺畅
了，神色也不那么紧张了。那时大哥
的字虽然不怎么好看，却也周正，总
算闯过了第一关。之后，左邻右舍知
道大哥会写对纸了，也都送来红纸让
他写，父亲忙着接红纸、送客，脸上
泛着红光，那高兴劲、那自豪感溢于
言表。
　　后来，大哥应征入伍去了部队。
无疑，写对纸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
上。开始怕邻里笑话，便悄悄地暗自
临摹，下了好一番功夫，写出的毛笔
字到也方方正正，总算对得起乡亲们
的期盼。生产队老队长陈三伯伸出大

拇指，连声说：“小二子，写得
好！”我听了，心里好似吃了蜜一般
地甜。
　　春联写好后就是贴对纸了。母亲
忙里抽闲用干面粉熬成糨糊，我站在
板凳上，用一把刷子蘸上糨糊往门框
上刷，父亲把对纸递给我，我把对纸
贴依次贴在大门上。顿时，屋里屋外
火红红一片，预示着新年来临了。
　　过春节串门走亲戚的当口，我常打
孙家窑、檀木蛋等大村子路过，一路上
喜欢看人家门上的对联，看到好的春联
便记下来，待下年写对纸时用得着。现
在看来，不外乎吉祥如意的词与句。像
喜气盈门、辞旧迎新、招财进宝、五谷丰
登、四季平安、风调雨顺等等。正是这些
朴素的词语，表达出乡里人对平安、幸
福、吉祥和丰收的祈盼。
　　当然，也有的家庭会根据各自的
实际情况自编自写对联，别有一番新
意。老家乡政府所在的芙蓉村，一位
村民自己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大门上：
你富我富中国富；大田小田吨良田。

横批：国富民强。对联内容不仅含有
自己的名字“国富”，还把妻子田园
的姓也囊括进去，十分有趣。
　　我的一位舞文弄墨的文友曾写过
一副对联：酒不过昔日档次，烟依旧
当年牌子。横批：生活如常。这样的
对联，确实有点另类，甚至让人好笑
和滑稽，但不失文化人淡泊处世的生
活态度。
　　对纸更是社会沧桑变化的晴雨
表。乡里的种粮大户老赵，为表达致
富后的喜悦心情，春节前特地邀请我
帮他写副长对联：耕种百亩责任田，
结构调整天地宽，苦中有乐；党的政
策不变样，幸福日子万年长，生活甜
蜜。横批：仰首阔步奔小康。
　　如今，人们不再为写春联忙碌而
是买来现成的，但每到春节，家家户
户贴春联的习俗一直没变。每当看到
红彤彤充满喜庆吉祥的春联时，我不
由得忆起写春联的趣事，还有那浓浓
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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